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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學，大家好！從今天起，我們連續三天，利用這半個小
時的時間，跟同學們談談「內典修學要領」。三次總共是一個半小
時，時間不長。這篇東西我過去曾經講過，這邊有，這個講記諸位
可以做參考，有講記。
　　中國的學術，跟外國許許多多概念上不相同。一般來講，這是
文化的基礎不一樣。中國為什麼在這兩百年之間，遭受這麼大的苦
難？我們這一代不是沒有聰明人，我接觸過許許多多的學者，都是
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古人有一句話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用佛法來講，這些人有智慧沒有福報，福報不夠；他雖然有德行、
有學問、有智慧，但是他不在位，他沒有權，他不能夠推動一個大
的事業。因此，只能在學校裡頭教教書，很難發揮他的能力。
　　這就如同中國佛教，達摩祖師到中國來，他確確實實是一個修
行證果的人，到中國來也是沒有權勢，起不了作用。不能說起不了
作用，這個人無能。他雖然無能，只要有一個人能承傳他的，傳到
第六代，第六代得到印宗法師的護持，所以護持的人非常重要，六
祖能夠將禪發揚光大。如果六祖得不到印宗，他的成就充其量跟五
祖忍和尚差不多。所以弘法跟護法要能密切配合，佛法才能發揚光
大。這裡面都要有真實智慧，弘法的人有智慧，護法的人也是有智
慧。護法人沒有智慧，不識貨、不認識人。
　　能大師謙虛。凡是真正有德行、有學問的人，不管世間出世間
，你從哪裡看？謙敬；對任何人都謙虛、恭敬，這才真正是有德行
、有學問。態度傲慢的人，《論語》裡頭孔老夫子都說，假如這個
人他的才華像周公一樣的美，「使驕且吝，其餘則不足觀也！」看



看他，這個人傲慢、驕傲、吝嗇，那就算了，其他不要談了，那是
假的不是真的。所以真正的學問，真正的修養，我學佛將近五十年
，這五十年總結，「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真正有成
就的人，必定是這個現象。中國人講「氣象」，也有人講「氣氛」
，你跟他接觸，你能夠仔細觀察到。所以親近善知識很重要！接受
善知識這種氣氛的薰陶，對我們自己的修學就有很大的幫助。
　　要相信中國的學術外國人望塵莫及，這是實話。我們沒有接觸
外國，所以崇洋，崇洋心理；我們到外國去走一遍，在外國住了幾
十年，對他們徹底了解，比起中國東西，相差太遠了。但是今天中
國不如他的是什麼？他是洋鎗大炮、高科技這東西超過我們；就是
手上拿著有毀滅世界的武器，這樣東西我們不如他，除此之外，他
沒有一樣能比得上中國東西。現在他也知道這個路走不通，現在要
學中國東西。在美國，著名的大學裡面都有漢學系，非常認真的研
究中國學術。而我們中國人？這兩百多年來受外國人欺負，喪失了
民族自信心，認為中國舊東西都是落伍的，中國所以遭受這樣大的
屈辱、這麼大的災難，都是中國古老學說而造成的，這是錯誤的思
想！現在外國人學中國東西，將來中國人再跟外國人學，永遠走在
外國人的後面。
　　佛家教學，自古以來講經弘法的人才是從小座裡面培養出來的
，跟現在的佛學院完全不相同。我辦過佛學院，教過佛學院，以後
覺悟了，再不幹了，佛學院請我作老師，我絕對不去。為什麼？我
要進了佛學院，我覺得我對不起學生。佛學院裡頭決定培養不出人
才出來，科目太多，心力分散，你的精神、你的心力、你的時間都
分散、都浪費掉了。
　　我最後一次教佛學院是在佛光山。佛光山剛剛開山的時候，星
雲法師請我去作教務主任。那個時候他有一百多個學生，我用我這



一套方法來教，他不贊成。我那時候心裡想著，這一百多個學生，
三個學生分一個組，專攻一部經論，十年之後這些學生是世界一流
的專家。星雲法師說：「你的構想很好，但是這不像佛學院，不像
學校。」我說：「學校培養不出這種人才出來。」他也知道，所以
我們意見不合，我就辭職不幹了。我說：「與其這樣教書、混日子
，我不如到學校去。」所以我辭掉他那裡的工作，我就到文化大學
擔任教授。因為文化大學國家承認的，這個「大學教授」的資歷，
將來對我也許還有用處的。果然有用，我到美國申請居留的時候，
他們一看是大學教授，立刻就批准，很管用。
　　所以佛家教學有一套自己的東西，這個要知道，這就是我們中
國古人講的「師承」。往年演培法師在此地，他跟我是好朋友，我
們都是講經的法師，所以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曾經有一次跟我談
過，他說：「你看看我們海內外講經的這些法師，包括你在內，哪
一個是佛學院出身的？」全是從古老師承，我們中國人講「科班出
身」，這個道理要懂。所以我到這個地方來，李木源居士跟我非常
配合，我們辦培訓班用這套方法。在第一屆，同學們來了，對我們
的方法不了解，不能接受，吵吵鬧鬧吵了一個半月，三個月時間去
了一半。一個半月之後才後悔，一個個痛哭流涕，成興法師哭了三
天，知道錯了。
　　我們跟所有佛學院教法都不一樣，佛學院確確實實是對不起人
。我們的方法是中國古老的私塾教學法，個別教學的。我跟李炳南
老居士學經教，個別教學的。他教學分的組，是兩個學生一組，學
一部經。講堂二十多個人，這兩個人學一部經，這兩個人坐在前面
，跟老師坐在對面，其餘同學坐旁邊旁聽。這兩個人這一部經學完
之後，另外再換兩個人，是這樣教出來的。老師的要求，你必須把
這個學會了之後，上講台講給大眾聽，他也在座，他點頭了，這一



部經你才算是學會。學會之後，要求你要繼續不斷的講十遍，你這
部經才算有個根底，「熟能生巧」，熟透了就變成自己的；一部經
沒有到熟透，決定不許可學第二部經。
　　你們在我講演裡頭看到，我跟李老師，那個時候我學佛五年了
，我學佛五年跟他，跟他兩年之後才出家。我所跟的老師，都確確
實實是一流的善知識，非常難得，我有這個緣分能夠親近。老師對
我都是個別教學。我最初在台灣學哲學，跟方東美先生，佛法是他
介紹給我的。方老師指導我就特別用心，原因在哪裡？我有好學的
心願，也有學習的能力，過去沒有學過。這樣的學生，老師就特別
看重，沒有學過，是一張白紙，好教。我那個時候自己還有工作，
目的只是希望到學校去旁聽，他不准許、不答應，告訴我：「現在
的學校，先生不像先生，學生不像學生。你要是到學校去學習，你
會大失所望。」
　　我聽了他這個話，以為他完全拒絕了，所以當時心裡很難過。
最後他安慰我，他說這樣好了，每一個星期天到他家裡，他給我上
兩個小時課；這是求之不得的。以後過多少年，我們了解中國古老
教學方法，我才明白了。到學校裡面聽，你一定會認識很多老師，
認識很多同學，你的頭腦就亂了；你接觸東西多，就亂了。老師永
遠保持你的清白，不讓你受污染，他一個人來教，聽他一個人的，
這才能成就。老師對學生決定負責任，把他的東西傳到底下一代，
這就是我們中國古人講的「傳人」，我們怎麼不感激？他為什麼不
選拔別的同學來做傳人？別的同學接觸面太廣了，看的東西太多了
，思想已經污染了，再把這個污染清除，非常困難，「先入為主」
，他有成見在。遇到這樣的人，只有教他隨緣，絕不專心一意去教
導他，很難很難改過來。得到一個真正清白、沒有受過污染的，這
個學生難找，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他老人家給我介紹佛法之後，我才曉得佛法好。他把佛法看作
哲學，世界上最高的哲學，於是我就讀佛經。我讀經大概一個月的
時間，我就認識章嘉大師。我跟他三年，這三年當中，讀經是接受
章嘉大師指導。他是密宗的大德，所以我對於密法的常識，我也相
當豐富，他並沒有要求我學密。三年之後老人家往生了，隔一年，
我親近李炳南老居士。
　　進老居士的門，他對我的要求，三個條件。第一個條件，聽經
，只可以聽他一個人的，除他一個人之外，任何法師大德講經都不
准聽。第二個條件，看書，無論看什麼書，一定向他報告，要得他
的同意，不得他同意，經書都不可以看。第三個條件，那個時候我
跟方先生一年，跟章嘉大師三年，他說：「你過去這幾年所學的，
我一概不承認，一律作廢。你到我這裡來，從頭學起。」這三個條
件，我們當時聽了，覺得老師太自負，好像太傲慢、目中無人。但
是我沒有接觸老居士之前對他很仰慕，到最後我同意，答應他了。
　　答應他之後，他告訴我：「這是有時間性的，五年，五年之內
絕對要遵守。」守這三個條件，跟他三個月期間，我就感覺得有效
果。為什麼？煩惱輕，智慧長。他教你什麼不可以聽、什麼不能看
，是把你眼睛堵起來、耳朵堵起來，你妄念少了，煩惱輕，智慧長
了，無論看什麼東西、聽什麼東西，覺得比從前聰明了。半年之後
，才曉得這個方法妙。所以五年之後，我跟他老人家講，我說：「
我還守五年。」我守他的教誨十年，他點點頭。這就是跟一個人學
。跟一個人學，是走一條路，這個老師一定把你帶出來，成就你；
你跟兩個老師學，兩條路；三個老師學，三叉路口；四個老師學，
十字街頭。佛學院那麼多老師，統統都來上你課，我們到底學什麼
東西？所以四年學下來的，不過是佛學常識而已，對於「道」、對
於「學」，真的是一無所成。



　　可是我們這樣子，用這個方法跟李老師學，我那個時候是一個
月，因為老師教學生，教兩個學生學一部經的時間是一個月，我在
旁邊旁聽，老師教這兩個同學，我旁聽聽會了，我就學會了。我在
台中住了一年三個月，十五個月當中，我聽老師教同學教講經，我
聽了十三部，這十三部我就都會講了。所以以後我一出家，就教佛
學院。我會講十三部經，佛學院一個學期才教一部經，我教他三年
，教他畢業了，我所學的一半還沒用上。這個方法成就快，成就踏
實！
　　古人講的話沒有錯：「一經通，一切經通。」我在台中十年，
接受李老師指導、教導我講經的，不是我聽他教別人的，我跟他學
的，十年當中只學五部。五部經裡面，我第一部跟他學的是《阿難
問事佛吉凶經》，這是小乘經，只有四頁，四張紙，分量很少。第
二部跟他學的是《佛說阿彌陀經》，第三部是《普賢菩薩行願品》
，第四部是《金剛經》，第五部是《楞嚴經》。在他會下十年，我
就學這麼多東西。這麼多東西，如果在佛學院的話，一年就學完了
，我在那裡用十年的功夫。
　　由於這個基礎，李老師講《華嚴經》時我已經離開台中了，這
個經是我啟請的，我們有八個同學請他老人家講經，我到台中去聽
他老人家，我只聽一卷，八十卷《華嚴》我只聽一卷，回到台北，
全部《華嚴經》我就會講了。《法華經》我沒有聽，我看一看，我
也都會了。一部會了一切都會了，這叫學東西，不能說我學一部只
懂一部，那有什麼用處！你智慧沒有開。智慧開了，世出世間法都
通達了，這比什麼都重要。
　　這篇文字，《內典研學要領》，這個東西不長，是民國五十六
年，公元一九六七年，農曆年過年的時候，我在高雄左營興隆寺住
了幾天，在她們那個寺廟裡過年。這是比丘尼的道場，住持是天乙



法師，我當年在台中修學，她對我幫助很大，提供我在經濟上的援
助。她問我：「學經教要怎樣學法？」我寫這篇東西，寫完之後，
跟她們做了三次的講解，三次大概是六個小時，一次兩個小時。然
後我把這篇東西帶到台中，送給李老師看。李老師吩咐，那時候是
油印，印送給我們講經同學們做參考，這是李老師肯定的。我分為
四段，甲、乙、丙、丁四段。第一段是講學教的目的，第二段是講
學教的態度，第三段是講學教的方法，第四段是講學教的果用，它
的結果、它的作用。
　　現在我們在培訓班，只能夠傳授同學方法。實在講，方法並不
是最重要的。在修學、教學的過程當中，方法的比重不過是百分之
十而已，也就是十分之一。我們能不能有成就，十分之九在態度，
在修學的態度。我之所以在台中時間並不長，能夠遇到這麼多善知
識，他們對我都另眼相看，沒有別的，就是修學態度跟其他同學不
一樣，我有個真誠心修學。所以真誠能感通，能與老師感應道交。
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講到此地，明天我跟諸位，略略的把這個跟
大家介紹。


